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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評論

回望是為了更遠的堅守

—— 評北島《歧路行》新作第十至第十八章

文高星

前幾天，我剛在外邊喝完酒回家，北島打來電

話：「在外邊喝酒呢？」我心一驚：「沒有，

在家。」北島每次打電話都會習慣地問我：是不是

在外邊喝酒？還特別問：是不是在和「四人幫」（北

島把西局的阿堅、張弛、狗子、我四人稱謂為「四

人幫」）喝酒？我十有八九地回答：「是。」我覺

得北島並不是關心我不務正業，主要是怕我浪費

錢，因為他印象總是我請客。哈哈。

說完家務事，北島說發我他新寫的長詩《歧路

行》第十至第十八章給我看。此刻，北島就在人濟

山莊的家裏，距離我家西邊不遠的地方給我打的電

話。這讓我想起上次北島面對面給我看他新寫的長

詩《歧路行》前幾章的情景。那是 2012 年春節北

島在香港的家裏，我後來還寫了首詩記述：

灰色的雨   比針線還細

縫合著一張褶皺的世界地圖

你的海景房看不見大海

黑色的樓影   像倒立的海面

緊緊貼在你的窗前

沒有溢出的海水   可供交流

不論你在哪裏停留

都像一把椅子   孤獨的佇足

四壁空白的背景

襯著你心事重重地夾層

紅葡萄酒在你的唇上結下硬繭

而拿紅包的手有點笨拙

你打印出一份新寫的詩作

那是一首長詩的開頭

燈下的那張紙   讓我從遠處發現

整齊的詩行   像北京的城牆

你堅守一貫的精緻

如你早年瓦匠的工作   虔誠的手藝

苦澀結實   意象重疊

你一臉天真   等待我的評判

那種天問   只有讓天回答

時間在它的後面

你在寫   就是留給這個世界的意義

                 
一

十年前，北島開始創作長詩《歧路行》，寫出

了序曲和第一至第九章。十年後，北島續寫

了後九章詩作。這是北島送給自己的七十歲生日禮

物。

前些天，我在寫中國人保歷史的一篇文章裏，

剛剛寫到了七十年前北島的出生：

1949 年 8 月 2 日，北島（趙振開）在東單附近

的北京醫院出生。

北島出生後的兩個月，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又過二十天，1949 年

10 月 20 日，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立。他的父

親趙濟年成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秘書室的第一

任秘書，他實現了自己的孩子和新中國、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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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單位一同誕生的夙願。與國同慶，與民同樂，

趙濟年溢於言表，他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

北島在紀念父親的文章中寫到：一個生命

的誕生是多麼偶然：如果沒有戰爭，沒有外公

流落他鄉，沒有母親陪外婆的重慶之行，沒有

父親調動工作，沒有戰後機場的混亂，沒有電

話的落後，沒有小姨的悲劇，沒有北京與上海

的兩地書，能有我嗎？看來，人生真的是充滿

了變數。

北島的人生歷程，非常符合孔子《論語．為政》

的「命名」，但同樣也充滿了「變數」：他的十歲、

二十歲，可以說是與國同行；三十歲，「而立之年」，

他創辦了《今天》，可以說是他的一個轉折，開始

走上了「歧路」；四十歲，「不惑之年」，他走上

異鄉之路，漸行漸遠；五十歲，「天命之年」之後，

他踏上了歸途，但一切是物是人非；六十歲，「耳

順之年」，他落戶香港。似乎人也變得「中庸」了，

還真是甚麼話都能聽得下去，看淡了是非曲直，於

是開始寫《歧路行》。他在這首長詩的第八章中，

反覆寫到了六十歲：

你年近六十 
夕陽下，白髮如筆鋒 
歪斜的影子如敗筆 
直指東方的故鄉 
那些逆光奔跑的孩子 
變成象形文字 
並逐一練習發聲 
夜放飛千百隻信鴿 
在修復的戰爭版圖上 
你是殘缺的部分 

[……]

「六十而耳順」 
在一生的黃昏時分 
你聽到晨光低語的密謀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60 | 聲  韻 | Voice & Verse 

從六十歲到七十歲，這十年，可以說是北島的

再生之年。北島自己也說「那場大病成為他人生的

轉折點」，他的又一個轉折點。七十歲，北島進入

了「古稀之年」，生命的暮年，他雙手依然敲打著

寫詩的鍵盤，如同穿刺雲層的雙翅，充滿執意的力

度。

二

2012 年，北島剛剛寫了《歧路行》的開篇，

北島突然中風，當時他已經失語，靠嘴裏蹦

出的幾個英語單詞，被路人獲取信息，送進醫院，

救得命。「那一瞬間，我束手無策，由醫生決定命

運。」病後兩個月時，香港言語治療專家對他說，

他的語言能力只有百分之五十，不會有根本性的恢

復。這簡直就是對一個詩人判了死刑。

北島在患病那年詩中寫下的詩句：「那些逆光

奔跑的孩子／變成象形文字／並逐一練習發聲」，

竟成為了道破天機的讖語。北島真的失語了，要「逐

一練習發聲」；而且開始畫畫，在紙上聚集墨點，

「變成象形文字」。

我清楚記得和病後北島的第一次見面，他說話

的磕絆，思維的遲緩，雙手的顫動，讓我震驚。難

道一個曾喊出時代強音「我不相信」的詩歌教父就

如此倒下了嗎？北島說：「我不信所謂科學的判斷。

可以說，這是我對命運的又一次抗爭，也有對命運

好奇的成分。」

北島開始熱衷中醫和中國畫。從香港到內地，

北島四處拜訪名醫，一共走了五個城市。中醫讓北

島充滿敬畏，他說中醫的神秘有如詩歌。果然，那

密密的針灸，讓他滿血復活。三年後，北島的語言

能力基本恢復。

讓一張紙填滿墨點，中國畫的空靈和虛無，使

北島的手恢復了靈活，手下的畫作有了韻律和節

奏。氣韻生動，為他打開了又一片天地。

我相信，那首長詩寫作的全身心努力，是他患

病的原因之一。廖偉棠也說：「除了策劃統籌香港

國際詩歌之夜的操勞 —— 我記得頭兩屆，北島都

是累到病倒，寫作長詩的巨大精神消耗，我猜才是

最關鍵的。長詩《歧路行》的篇幅和主題，都是對

詩人的沉重壓力，每一個字都是飽蘸心血而為。」

因此，面對康復的北島，我一直有意回避向他

提起那首長詩的寫作，寫詩畢竟是一種劇烈的精神

活動。我甚至勸他不要著急寫詩，還是寫寫毛筆字

算了。

在 2012 年，我第一次見到《歧路行》時，我

看見北島打印出的詩稿，給我留下的印象：「整齊

的詩行   像北京的城牆／你堅守一貫的精緻」。這

次見到《歧路行》的新作，我對北島說：「振開，

你真的寫開了！」

在網上，我見過一篇署名鬼谷空侯的《歧路行》

的評論文章〈開典   定典   結典〉，此文作者似乎

對這首還在寫作中的詩，給予了全面的肯定：

這首名叫《歧路行》的長詩，到目前為止我只

能閱讀到前面的八章。但我已然得到一個近乎

結論的初步印象：這些平易近人的詩行，攜帶

著特定民族和特定時代的生活氛圍、心理樣本

以及更重要的詩學基因，終將穿越人史的層

層阻撓與詩史的無情鍛洗，深入後世人們的心

中，並獲得經典般的共鳴。

北島說他之前並沒寫過真正意義的長詩，到香

港定居後，似乎結束了多年的動蕩生活，語言更多

的是傾向平緩的敘述。在朋友們的激勵下，他開始

試著寫《歧路行》。其實，這也和他到了沉寂與回

味的年齡階段有關。

他把親歷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漂泊的個人命運，

或平行或交織，他當然不是編年體的自傳和宏大敘

述。但他在此詩的開頭，還是有點起高了，如「天

問」一般。

北島在兩年中寫了十章，大約 500 行。他突發

中風，寫作被迫中斷。廖偉棠說：「也許是長途歇

腳，拉開距離，好重新調整自己。」似乎是神的旨

意，讓他經受煉獄一般的調整。

但 丁（Dante Alighieri） 的《 神 曲 》（Divina 
Commedia）寫於 1307 年至 1321 年，前前後後用了

十多年。期間，但丁被沒收全部家產，判處終身流

放，直至客死於拉文那（Ravenna）。

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長詩《杜伊諾

哀歌》（Duineser Elegien）始寫於 1912 年，只寫了

兩三首，擱筆十年，直到 1922 年 2 月。北島說：「好

像一夜間猛醒，隨即在一個月內完稿。里爾克需要

等待。我也需要等待，如果有足夠幸運的話。」北

島也是等待了將近十年，才又續寫出了後九章。

此詩加上序言，目前一共有了十九章節，北島

說，這首詩還沒有結束，也就是說，等待在繼續，

生命依然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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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歧路在哪裏？歧路在何方？北島的歧路，也是

出其不意，充滿歧義。後九章，這是長達十

年的詩歌寫作進程的秘密。

或許是受中醫與中國畫的影響，北島在尋找著

一種平衡。在語言與意境的對立中，獲得平衡和融

合。

盲人領著盲人

在事故和故事之間

在新大陸和舊地圖之間

文學的意義在哪兒

李陀用挪威刀比劃

刀尖戳在桌面上

 
直到另一個詞的邊界

 
北島在「盲人」、「事故」和「新大陸和舊地

圖之間」，尋找著「詞的邊界」。在現實的版圖中，

讓東西方的碰撞，在「低頭走神」與「聆聽」中，

出現「顏色」：

 
他側面低頭走神

聆聽暴風雨的回響

從天安門廣場的舞台

他拐進巴黎街頭

成為追隨狗的流浪漢

 
為青春追逐顏色

 
北島在「另一個男孩拼世界版圖 」中，發現「語

言有另一種顏色」。他層出不窮的「另一個」，既

是「今天」，也是「此刻」：

我與影子共飲另一酒杯

和情人一起在另一張床出海

寒流抵達另一港口

我手中放飛另一封信

 
「影子」是一種虛幻，「情人」也是一種假設。

「杯」與「床」承載的「酒」與「海」，「抵達」

與「放飛」，這一切，是人類的終極問題，是困惑

一生的抉擇和狀態。

北島在詩中單獨用一章「追趕杜甫的背影」，

證明他是如此熱愛東方的詩人杜甫。同時，北島

也表達了向里爾克、茨維塔耶娃（Marina Tsvetae-
va）、 巴 爾 蒙 特（Konstantin Balmont）、 巴 略 霍

（César Vallejo）、策蘭（Paul Celan）、布萊頓巴

赫（Breyten Breytenbach）、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等詩人的致敬。同樣，北島用一章記述

了他和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交往，反

襯他在早年隨筆中對其的致敬，並不是信口開河：

艾倫成為中國詩歌的主人   他半裸穿過六十年

代的風暴   更換成二手西服皮鞋的紳士   送給

我二手領帶作為禮物   他亦步亦趨緊跟著贊助

的胖女人   從浴簾後魔術般變成金錢   
 
北島在這九章中，似乎身體得到了解放，神情

得到了釋放，語言極度開放，隨意。既有排列整齊

的句式，顯示北島不受詞語的羈絆，信馬由繮，大

有愛誰誰之勢：

十個人帶來十面風

十個名字在測量深淵

十個食指觸摸雷電

十個指紋公證的是風暴

又如：

追上鏈條般黑暗的日子

追上祖先們的背影

追上沒有名字的浪花

追上一顆子彈離別的意義

追上地平線以外的足音

追上我消失的詩行

詩中也有這樣的同類句：

遠征 —— 為掙脫身影

問路 —— 尋找家園

閱讀 —— 在鏡中迷失方向

詩歌 —— 為河流送葬

暴君 —— 變成咒語

歷史 —— 時光即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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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詞語的排列，雖然在以往新生代詩人的

詩作裏，見過如此形式。但在北島身上，還是新鮮，

似乎「那些詞語被狂風召回」：

蕭蕭   風急   悲秋   下
猿嘯   天高   渚清   鳥飛

回   多病   登台   潦倒

沙白   長江   濁酒   滾滾

來   繁霜   苦恨   百年

獨   新停   萬里   作客

特別是詩句的散文化排列，體現出互換文本的

寫作，而且是去標點化：

讓人類加入星雲般暈眩的時刻   我找到一份檔

案分類的臨時工作   敲打著接近複調音樂的鍵

盤   吞咽的是現實三明治   追上一寸一寸的真

理   有人打碎空鏡子 ——

所有這些開放性的文本寫作，在他以往的詩歌

寫作中，並不多見。

開放性的寫作，必然要有開放性的胸懷。北島

回到國內，歷經參加「青海湖詩會」、戴「紅領巾」

的向權貴「妥協」之說；出版「給孩子」書系的向

商業「投降」之說；就連老朋友阿堅在文章中說北

島還在主持《今天》雜誌，是「佔著金茅坑」……

面對這一切，北島從不反擊，也不解釋，甚至把阿

堅的文章刊發在《今天》上。

我親眼見過北島拒絕過某個大款要用商務專機

接他參加活動；也見過北島在青島唯一的講究是早

餐偏執地要兩根油條；也見過他拒絕過某位首長的

會見；也見過他向窮困潦倒的民間西局贈送自己的

畫作。

其實，我覺得韓東做人就真實，他敞亮地把北

島從新尊稱為「教父」，同時在編輯《今天》時，

默默地堅持把曹寇、趙志明、魏思孝、孫智正等年

輕人的小說編進《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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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回到《歧路行》。這種自傳性質的長詩，

敘述性是必然的。此詩中的敘述，自然親切，沒有

刻意和生硬。打破線性時間的排列順序。碎片化的

畫面，讓意象也相互穿插：

從誕生到二十九歲的門檻

我是混凝土工我是鐵匠

我是地與火的兄弟

為了珊珊的靈魂悲泣

我逆流向死而生

穿過新與舊的波浪的墳頭

 
《今天》在北島的生涯中，肯定是濃重的一筆，

如同是中國進入新時代的傳聲筒。

 
在那棵老楊樹的蔭庇下

黃銳、芒克和我

半瓶二鍋頭半瓶暗夜

酒精照亮綠色膽汁

為暗夜掌燈共同擊掌

聽太陽穴的鼓手

 
拉開抽屜 —— 死者活著

影子與影子在決鬥

拉開抽屜 —— 手稿滿天飛

難以辨認他者的身分

當身穿便衣的無名時代

正窺視門後的鎖孔

 
北島輕鬆的筆法，傳遞出歷史考據的信息：

沿新街口外大街騎車

在流水中刻下的青春：

我們倆互取筆名

猴子搖身一變 ——
他是芒克，我是

北方之海沉默的島

 
這是介紹《今天》在創刊號印製前，北島和芒

克互取筆名。芒克本名姜世偉，外號猴子，北島按

英文諧音給取名芒克；北島本名趙振開，芒克給取

北島。在《今天》創刊二十週年在東京的紀念活動

中，有日本記者問起北島的名字，芒克終於解釋了

其含義，即「北方的海中沉默的島」。

北島多年前在香港書展中講到「古老的敵意」，

現在看，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更值得警醒。對所謂

崇拜「大師」的「粉絲」現象，北島依然強調每個

人的獨立自主。他說：「在轉瞬即逝的各種病態幻

象中，甚麼才是人類的根。詩歌就屬於根，它是人

類可貴的直覺經驗，保有誠實和天真。」

2015 年，北島在挪威文學節演講的主題是「今

天的寓言」，試圖在一個國際場景中，超越後冷戰

思維，談一個複雜的故事。他說：

至少有兩種全球化，一種是權力與資本共同瓜

分世界的全球化，還有一種是語言和精神的種

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的全球化。面對年輕的讀

者，我希望他們看到另一種全球化的可能，這

也是《今天》雜誌的努力所在。在四分之一世

紀的進程中，特別是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

以商業化為主導的全球化席捲而來，我和同行

們也傻了眼，幾十年經驗幾乎失效，《今天》

的「身分」成了疑問。幸好穿越黑暗的隧道，

找到出路。

北島是一個落伍的理想主義者。在經歷了短暫

的《此刻》之後，北島執拗於《今天》的延續，成

為他畢生的使命，似乎他不辦《今天》，就過不了

今天一樣。他在詩中寫到：

 
我們內心都是美麗的金色向日葵，我們獲得自

己種子的祝福   跨越母親的黎明的界河   在死

亡之路打聽另一個季節   禿鷲盤旋在西藏高原

的金頂之上。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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